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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三月，莺飞草长，阳光明媚，邀三两好友，出户漫步，享受

大自然的盛意，不负大好年华，好不惬意。

与友横穿醴陵城区，但见人山人海，处处忙碌喧嚣，一派繁华。

日浸其中，劳辛奔促，委实不堪其惫。今日得闲，静静寻思，方知瓷城

也是很好的休养之地，于是尽情地亲近那“一水，一洲，一山，一院”。

所谓一水，即为湘江支流——渌江，反南唐李煜“一江春水向东

流”而行之，突显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江水如碧带环绕瓷城飘飘西

去，令南来北往的人众大开眼界，慨叹神奇异数，能得一见，三生幸事。

两岸风光带，雕栏画壁，绿翠连绵，芳草萋萋，人人步履从容，流

连辗转，个个指点风光，谈笑风生；凭栏展望，碧波灿灿，藻荇随流，渔

帆片片，点缀江心，偶见船头人影晃动，风传笑语飞临，可以意会渔

人收获之乐，不禁沉浸其中，与之有同欢之感。更有五桥飞驾，水障

变通途，东西城区齐进共荣。每座桥都是一部历史，每座桥都见证着

城市阶段性发展路程。从麻石“渌公桥”到醴陵大桥，从西山大桥到

江源大桥，再到人行拉索桥，一步一个脚印，一桥写一段辉煌，前进

着的瓷城倩影全都铭刻在渌水深处，散发出淡淡清香。

依山踏歌而游，走上古老石拱“渌公桥”，桥不过半，便得一洲，

因明朝《一统志》载有“洲过县门前，醴陵出状元”，故得名状元洲。

其上亭台楼阁，古香古色，翼然遄飞，述说着悠久的洲岛历史、浓厚

的文化底蕴；苍松翠柏，亭亭迎立，“绿”肥“红”瘦，楚楚动人；流泉

潺潺，鸟鸣嘤嘤，确是城中闹市难得的静境，沐浴其间，真正能体验

到“白云深处一仙家”的趣旨。复看洲上人如织，吹拉弹唱，此起彼

伏，悠悠扬扬，悦耳动听；玩球下棋，跳舞练拳，三五成群，专心致

志，乐此不疲；洲边钓友，垂竿坐守，目定神凝，一如高僧，不为外界

所动。动者如斯，静者如兹，各得其趣，我们入得此等乐园福地，个

个心旷神怡，陶然忘返，美不思归。

待到云开雾散，上下澄澈，我们已至状元高阁门前，只见门

上一联跳入眼帘：“绮阁近西山，拭目相看红拂墓；渌水开宝镜，

照形恰在状元洲。”联语已概其情形，于是拾级登阁，朗朗平眺，

田畴空阔，绿野绵延，工厂林立，楼房高耸。阁下渌水二分，沿洲

奔泻，过桥之后旋合为一，至此一路滔滔，似乎要将洲上的快乐

传递他乡。

顺水而望，一山豁然目前，此即联语所说的西山，瓷城的脊梁。

由北上山，我们瞻仰了左权将军雕像，诵读着朱德总司令的诗歌：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

血花。”不禁潸然泪下，益生敬仰之情。行至谊园，樱花烂漫，香风扑

鼻，沁人心脾。

忽然，人声鼎沸，原来不知不觉中已到李畋殿，李畋——花炮

祖师，将火药耍成绚烂多姿五彩缤纷的烟花爆竹行销且享誉海内

外。我们随着众人步入殿内，看罢花炮文化长廊，熟悉花炮生产的

十二道流程和七十二道工序，沐染醴陵花炮思想，享受烟花美学艺

术，深深地佩服先人的创造智慧，由衷地感谢先人带给后人的无穷

财富。

出殿，乘兴而上神怡楼，极目远眺，瓷城盛况尽收眼底，竟然诗

兴大作，出口而诵：“神怡楼头抬望眼，西流渌水抱瓷城。五虹争述

兴城史，一岳坐听变革音。文峰频点春秋梦，渌院常招志士行。不尽

江波飞逝去，殷勤笑看我微吟。”漫游之际，目不暇接，美景历历；耳

不暇闻，故事连连。听红拂女慧眼识英雄，听宁太一“提三尺剑奠金

瓯”，听左权将军叱咤风云骋战场……都是侠情女子、血性男儿，谱

写着醴陵壮美的诗篇、殷红的历史，激励着人们并时而行，乘势而

进，壮心不已。

下到山腰，古木参天，繁荫蔽日，幽深静寂之中一院藏隐，此即

渌江书院。醴籍书家李铎题匾，苍劲潇洒，陡见书院活力。门悬一

联：“恩承北阙，道接东莱”。尽露书院与儒学、理学的渊源。史书记

载号称“东南三贤”的朱熹、张栻、吕祖谦数度前来传薪讲学，故知

湖湘之学源远流长，一脉绵绵。入得院来，始知书院培植了李立三、

宁调元、左权、陈明仁、蔡申熙、宋时轮、傅熊湘等英才志士，延续了

千年文脉。更有“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山长

左宗棠主讲书院时以“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

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传世名联得遇重臣陶澍而声名鹊起，飞黄

腾达……历史悠悠，人才辈出，书院传承，思想永恒。

看过了“一水一洲”，行过了“一山一院”，体味到身边“美景良

辰风正好”，禁不住“收拾闲情犹未了，临风着意敲诗稿”。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

深，有龙则灵。位于渌口区仙井乡

关王村的关王山，山上有一座始建

于明嘉靖年间的关王庙。1927 年 2

月 3 日，毛泽东实地考察湖南农民

运动时来到关王庙，并在此召开了

农会骨干会议，为其《湖南农民运

动考察报告》的撰写提供了第一手

资料。随后，关王庙成为醴陵北二

区农会会址，是农民组织武装起义

和对土豪劣绅及团防局进行斗争

的重要场所。大革命失败后，国民

党反动派将在北二区内被捕的中

共党员及农会积极分子数百人齐

集关王庙附近的关王坝前进行杀

害，一坝之水染成赤红。

此山此庙，见证了革命先驱们

真正用行动诠释“为有牺牲多壮志”

的豪情与壮志。正是因为这种“捐躯

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牺牲精神，

中国共产党的漫漫征程才步履铿

锵、坚实有力。2011年 1月 24日，湖

南省人民政府将关王庙公布为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

（一）

巍巍关王山，血色杜鹃年年绽

放如燃烧的火焰。在青松掩映处，

关王庙革命烈士纪念碑上镌刻着

一位革命先辈的名字——唐金斗。

这位 30 岁投身革命、历经血与火

淬炼的农民自卫队战士，用生命诠

释了共产党人对信仰的赤诚。而

他，正是我的曾祖父。

1925 年 9 月，受毛泽东委托和

安源党组织派遣，醴陵天福村（今属

渌口区）人旷家喜回到家乡开展革

命活动。此人可不简单，1921年冬，

毛泽东与李立三在安源考察并开办

夜校，他便参与其中，成为安源路矿

工人俱乐部骨干之一。

那个时代，投身革命需要非凡

的勇气。不仅物质上极端匮乏，精

神上压力沉重，而且身旁的屠刀总

是若隐若现，随时都有牺牲的可

能。可面对黑暗的现实，面对社会

与时代的召唤，还是有一批批青年

放弃个人享乐，勇敢投身于危险而

壮阔的革命洪流中。旷家喜回到家

乡后，迅速在醴陵北二区关王庙

（原鸿仙乡芦下桥、油圳村等一带）

宣传党的主张，组织农会、发展党

员力量。在此期间，我曾祖父的弟

弟唐金卫当年接受过私塾教育且

满怀革命激情，很快成为旷家喜的

左膀右臂。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叔

曾祖既然成了革命的“闯将”，自然

要“近水楼台先得月”地发展身边可

靠的同志加入革命队伍。在他的引

见下，曾祖父唐金斗也参加进来，并

积极投身火热的革命洪流，不久又

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祖父兄弟俩一起加入共产

党后，不久在旷家喜的领导下组建

了株洲县境内第一个党支部——

中共关王庙支部，由他任支部书

记，他们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和

武装发展农民自卫军。一时间，红

旗漫卷，梭镖如林，没收地主土地，

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堂庙宇等

土地，分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对

于小田主减租，真正实现了“耕者

有其田”的原则。

（二）

1927年马日事变后，白色恐怖

笼罩三湘大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里，长沙附近就有一万多名中共党

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革命事业

受到严重危害。这一时期，曾祖父兄

弟与幸存的党员们经上级指示转入

地下工作，革命火种得以保全。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927 年 8

月，安源党组织悄悄组织队伍结合

曾祖父兄弟发展保存的自卫队发

动了暴动，捣毁了醴陵北二区范围

的反动政权，在今仙井乡千弓塘村

成立了区苏维埃政府，由张子意任

区委书记，旷家喜任主席。不久，张

子意设计指挥任区苏维埃政府自

卫队正副队长的曾祖父兄弟，让他

俩率自卫队截住由平江经浏阳来

醴陵的李品仙国民党第八军第一

师张国威部的部分溃军，缴枪 200

多支，弹药 20 多箱，出现了农民武

装斗争的新局面。为了加强武装斗

争领导，北二区在清水塘成立了革

命指挥部，张子意任总指挥。

这时，曾祖父家里也热闹起来

了，曾祖母率妇女们给农军队员烧

水做饭、缝补衣裳，青壮年则杀猪宰

羊、下塘抓鱼，孩子们到村口站岗放

哨。老奶奶们还找来当地的土医生

给受伤的队员治病。夜深了，队员们

没有进屋休息，而是在堂屋偎着火

盆睡觉。大家深深感觉到，农军才真

正是穷苦人民的队伍。

我记得爷爷唱过一首民歌：

“扛起刀枪当农军，眼也亮来心也

明；穷人是我亲兄弟，富豪是我对

头人。反动官兵真可恶，专帮土豪

搞剥削……有了农军帮一把，当家

做主有良田。”爷爷说，这首歌是跟

曾祖母学的。

白天，农军们在村子里写上了

“继续斗争，再寻光明”“农军是工农

自己的队伍”等标语。他们不拿群众

一分一毫，特别有礼貌。临时休整

时，他们帮着村民们收拾院落。很多

人晚上睡在村民的房檐下，向村民

借门板时都会做好记号，用完后将

门板一一归还装好。农军的言行，村

民看在眼里，铭记于心。

（三）

1928年1月11日，安源党组织决

定由漂沙井人、参加过北伐的易足三

与曾祖父等率领的农民自卫队攻打

株洲团防局及国民党李品仙残部。

在当时，队伍中有这样的规

定：同一场战斗父子同军者，子留

下；兄弟同军者，弟留下。曾祖父作

为大哥，命令叔曾祖唐金卫留下，

自己率队在 11 号晚开始偷偷地向

驻守在渌口镇的株洲团防局所在

区域挺进。

按战前统一作战部署，曾祖父所

在的自卫队将作为攻城的佯攻力量，

从侧面率先发起进攻吸引敌人火力

并加以牵制，配合安源党组织秘密调

派的主力部队一起攻下渌口。

既定时间到，趁着黑夜掩护，

曾祖父带着队员们率先发起了攻

击。可战斗打响后，却迟迟不见支

援的主力部队到来。而另一方面，

负责守城的李品仙部本是溃败之

军，军心散漫。战斗刚一打响就误

以为遭到了共产党大部队合围，加

上夜战心里发虚，遂弃城而逃。

天亮时分，败走的李品仙部与

国民党另一部相遇后获知，支援攻

打团防局的安源党组织调派的主力

部队在来路上遭遇国民党军伏击。

“我们居然被一群农民自卫队

打得丢盔弃甲，简直是奇耻大辱！”

李品仙部气得暴跳如雷，两队一合

计，调转枪口气势汹汹地重新杀回

团防局。

曾祖父这边在敌弃城后迅速

攻占了城楼，却由于迟迟得不到援

军支援，人员严重不足，且没有守

城的重武器，面对装备精良、携带

有重武器的敌人联军根本招架不

住。情急之下，作为党员的曾祖父

主动申请阻敌断后，让其他队员先

行后撤。诀别之际，他留下遗嘱给

叔曾祖，说：“共产党人，革命利益

高于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

是可以舍弃的，包括自己的鲜血和

生命。”

城破之时，曾祖父与留下来断

后的队员在弹尽粮绝的绝境之下，

拒绝投降，手握刀叉奋勇冲上前与

敌肉搏，最终全部壮烈牺牲。

（四）

曾祖父牺牲后，李品仙部怒火

难消，见他是“领队的赤匪头目”，下

令残忍地将他们的头颅砍下悬挂于

渌口城楼，以解心头之恨。

这一战，27名农民自卫队员壮

烈牺牲，部分队员尸骨被亲友收

殓。曾祖父与另 18 名牺牲的队员

被李品仙部“特殊关照”后，将他们

身首分离的尸骨抛撒荒野。最后，

当地杨家园村民不忍烈士遗骸如

此受辱，不怕连累迫害，自发出资

购买了棺材将他们一起合葬于渌

口狮型山上，并用麻石立碑以记。

碑身上刻有“19 人坟墓 杨家园众

姓立”等字样。

攻打株洲团防局失败后，北二

区苏维埃的武装斗争又坚持了 4个

多月，最后伪县政府组织一次强大

的攻势，集结全县武装并勾结株洲

团防局，还有当地驻军一个团的兵

力，分四路向二区进行“围剿”。经过

英勇顽强的斗争，终因敌强我弱，农

军作战失利，伤亡较多，不得不将武

器埋藏，人员各自设法转移。1928

年 4 月，易足三经浏阳辗转到达武

汉。1930年秋，不幸被捕，随即被敌

人杀害，时年31岁。

同时，作战失利后，引导曾祖

父兄弟走上革命道路的旷家喜，在

安排农会骨干转入外地分散活动

后，自己留下继续斗争。1928 年 5

月 5 日，被害于关王坝，连同他一

起被砍头杀害的，仅中共关王庙支

部就有 240 多人，坝中的河水被烈

士的鲜血染红……

叔曾祖唐金卫在被转移出去

后，又继续在外地投入秘密的革命

工作，但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进入

“谍战”系统后，家人就再也没有他

的音信，至今不知其所终，关于他

的故事也无从考证，一切消解于春

风之中……

而我的曾祖母，从此背上“共

匪婆”的名声，东躲西藏，历尽千辛

万苦将爷爷、叔爷爷等 3 个子女拉

扯大，临终含泪久久呼唤曾祖父的

名字撒手西去……

（五）

2012年，株洲市委及时回应民

间对烈士尊重的呼吁，高标准规

划、高效率推进，在当年众烈士遇

害的关王坝边修建了一座烈士纪

念碑，在关王山上修建了一处庄严

简朴、肃静优雅的烈士陵园。正因

此，曾祖父和他的 18 名战友的骸

骨迁葬于此，而他作为队长，有一

个单独修建的衣冠冢。

暮春时节，再上关王山。在半

山腰的一处山坡上，我看到了曾祖

父的衣冠冢。那是一座极其简朴的

墓碑，青石上刻着“唐金斗烈士之

墓”7 个字。旁边是有名的“十九人

堆烈士墓”，真正的曾祖父和他的

战友们已经不分彼此地长眠在一

起，且都为无头之躯！烈士陵园的

石阶被细雨洗得发亮。望着漫山遍

野的红杜鹃，面对曾祖父的墓碑，

我渐渐明白：真正的丰碑并不是用

花岗岩垒砌的，而是如种在人心里

的火种，总会释放出热量与光明。

血色杜鹃绽放在晨曦中，红色

花瓣上凝着水珠，恰似革命先辈在

革命道路上挥洒的血与汗。山风过

处，松涛阵阵，仿佛在诉说血火岁

月中的不朽传奇——在这里，一位

共产党员、农卫军战士的信仰之花

正灿然绽放。

烟火老君潭
钟小山

从攸县县城攸衡路出发，沿S315向西驱车18公里，便抵

达攸县西陲的桃水镇。这里因盛产优质无烟煤而闻名遐迩。

穿过桃水大市场，沿着乡道北行约三公里，老君潭村便映入

眼帘——这里曾是老君潭公社的驻地，如今隶属桃水镇。

老君潭村的主街呈南北走向，静卧在清江西岸。有一条

不足五米宽的街道，仅有小车和拖拉机可以通过。街面铺满

大小各异的青石板，高低起伏间，将岁月的痕迹镌刻其上。

街道分上街与下街，四五十户人家聚居于此。街道两侧的房

屋错落有致，新旧交织，却都保留着昔日经商的印记：可拆

卸的门板、木制售货窗、造型别致的直型或曲尺型铺台，甚

至部分门板上还依稀可见褪色的店铺名号。下街中部，一座

红石砌就的拱形桥横跨清江，连通东岸通往睦塘方向。清江

在此拐了一个 S 型湾，河水清澈见底，水流平缓，造就了下

游一处深邃的水潭。相传太上老君曾在此现身，“老君潭”之

名便由此而来。由于有清江滋养，老君潭四周土地平旷，灌

溉便利，物产丰盈，是一个较为富庶的好地方。

沿着仄仄街道，穿过上街，来到下街，站在红石拱桥上

眺望，街东的吊脚楼沿河而立，枕水而居；街西的房屋依山

而建，背靠青山。独特的狭长地形，让这条仄街蜿蜒曲折、高

低不平，却也拉近了邻里间的距离。在这里，邻里交谈声清

晰可闻，饭菜香能飘满整条街巷。每当有哪家烹饪美食，邻

里老少都会欣然共享，尤其是孩童们，会端着碗自发围坐桌

边，等待美味上桌，欢声笑语间满是温情。制作艾叶斋、红薯

斋，或是炸制花片、馓子时，街坊邻居更是齐聚一堂，半条街

都沉浸在美食的香气里，无需多言，默契尽在其中。

往昔的老君潭村热闹非凡，百货大楼、学校、卫生院、邮

政所、食品站、农机站、打米厂、理发店、照相馆、铁匠铺、豆

腐坊、榨油坊等一应俱全。理发店老板姓谭，一身老蓝布衣，

腰间系罗布手巾，说话轻声细语，动作也轻巧。他是祖传手

艺，一套刮脸、剪鼻毛、掏耳朵、捏肩颈等流程下来，令人彻

底放松、昏昏欲睡，特别舒服。照相馆田老板个子高大，他的

摄影棚设在一个阁楼中，背景可自由选择海景、长城、城堡

等。单人照、合影照、儿童照样样精通，黑白、彩色、冲洗、放

大都是一个人搞定的，特别是抓拍儿童照可谓一绝。外地客

户还负责邮寄。然而，随着政府机构等迁至桃水镇，且攸衡

路未途经此地，这条承载着无数记忆的小街逐渐归于沉寂。

不过，每逢圩日，这里便会重现往日生机。周边村镇，甚

至衡东草市、长岭的人都会纷至沓来交易。街道上人头攒

动，商贩的叫卖声、顾客的讨价还价声、车辆的鸣笛声、自行

车的铃铛声、牲口的号叫声交织在一起，热闹非凡。即便到

了下午一两点，仍有赶集的人陆续赶来，想捡点便宜货回

去，此时商家们才收摊开始清点一天的收入。只是如今，这

样的热闹场景已难得一见。赶集的人群多以老年人为主，年

轻人或外出打拼，或习惯了网购生活。

漫步如今的街道，清江的河风依然是那么清新，仰观青

天一线，阳光照在青石板上深陷的车辙、斑驳的老字号店

牌、闲置的曲尺柜台、褪色的门板、布满灰尘的算盘，还有挂

在门后的酒斛、酱油斛，都在无声诉说着老君潭往昔的繁

华。那些深藏于记忆中的烟火与喧嚣，永远不会消散，成为

这座小村庄最珍贵的时光印记。

横跨渌江的渌江桥（当地人称“渌公桥”），以及江上的状元洲

关王村革命烈士陵园耸立的革命烈士纪念碑

关王山上杜鹃红
唐雪元 醴陵，藏在“山水洲院”

里的浪漫
李安

重修后的关王庙重修后的关王庙重修后的关王庙，，，大革命时期大革命时期大革命时期，，，这里曾经是醴这里曾经是醴这里曾经是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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